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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尚“奇”求“俗”文化中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邹振环                 
 

[摘要]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机械工程学知识的专书，明

末问世以来曾受到学界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从 17 世纪晚明中国的社会生活、学术思

潮和艺术审美趣味尚“奇”与求“俗”文化的角度切入，解释了该书为何在晚明“奇技淫巧”

尚受排斥的伦理观念占优势的环境下，仍会受到士大夫的高度关注，并得以多次刊刻广泛流

传的原因。 
[关键词]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王徵  邓玉函  尚奇  求俗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作为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机械知识的专书和“我国第一部机械

工程”著作，1其所输入的机械工程学的知识，已经受到了国内外研究中国机械工程学史和

中西科学技术交流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2然而，目前对《奇器图说》的研究大多从技术史

的角度切入加以讨论，或指出该书尽管介绍的内容非常丰富，但由于中国本土的以家庭为生

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所介绍的知识不够充分和中国人对该书所反映的技术观念比较陌生，因

此，该书所介绍的机械知识绝大多数当时都未能在中国推广应用。3

一、 晚明“奇人”王徵与邓玉函 

但论者没有能够解释为

何在晚明“奇技淫巧”尚受排斥的伦理观念占优势的环境下，这一介绍“奇器”与“奇技”

之书会受到士大夫的高度关注，并得以多次刊刻广泛流传，这种矛盾的现象至今没有得到合

理的解释，笔者认为个中原因值得专门讨论。本文拟从 17 世纪晚明中国的社会生活、学术

思潮和艺术审美趣味尚“奇”与求“俗”文化的角度切入，来解释该书受到当时中国文化人

高度关注的原因。 
 

王徵（1571——1644），西安府泾阳人（今陕西省泾阳县） ，字葵心，又字良甫，自

号了一道人、支离叟等，教名斐里伯（Philippe） 。他 16 岁考取秀才，明神宗万历二十二

年（1594） 甲午举人，熹宗天启二年（1622）壬戊科进士。这位明末杰出的科技翻译家一

生仕途坎坷，五十六岁才得以补官，曾先后任直隶广平府（今属河北） 和南直隶扬州府（今

属江苏） 推官，掌理刑狱。崇祯四年（1631），六十岁方由登莱巡抚、火器专家孙元化荐举，

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兼辽海军务。后因吴桥兵变、登州城陷被累下狱，受到遣戎的处罚，不

久得赦放归乡里。王徵的个性耿直奇倔又桀骜不羁，其虽仕途不显，但一生不同凡俗。 
王徵在《两理略自序》中称自己“顾颇好奇，因书传所载化人奇肱，璇玑指南，乃诸葛

氏木牛流马，更枕、石阵、连弩诸奇制，每欲臆仿而成之。累岁弥月，眠思坐想，一似痴人。”4

他一生主要致力于科学技术事业，在其登第出仕以前曾在家乡“芒履蔬食，以著书讲学为务”。

他对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平凡的际遇，和对各种事物的浓厚兴趣，引以为自豪：“奇人幸

得多奇遇，资人耳目元音谱；启我灵幽圣迹图。但开口，多奇趣”。5

                                                        
1这一观点是刘仙洲在《王徵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最早提出的，该文初稿原刊《新工程》1940 年

第 3 期；又载《真理杂志》1944 年第一卷第 2 期）；1958 年作者再次补充修正，刊载《机械工程学报》

1958 年第六卷第 3 期，页 148-162。 
2目前从技术史的角度切入，对《奇器图说》研究用力最多、成果最为突出的是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史研究所张柏春为首的研究群体，该研究为中国科学院与德国马普学会的合作项目“中国力学知识的

发展及其与其他文化传统的互动”；相关研究成果将在后面的讨论中随文出注加以回应。 
3张柏春《王徵与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新探》，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 年第 18 卷第 1 期。 
4王徵著《两理略自序》，载李之勤校点《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页 12。 
5王徵著《山居咏》，载李之勤校点《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页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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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说他“子不自奇，奇自难掩”。6由于身居农村，因此他对农民的生活疾苦和劳作艰辛比较

了解。他以为民生日用器械中有许多真正的“奇器”。早年居乡时，他就根据当地农业生产

的需要，潜心研究，改良与发明了多种农具和日常用具。据记载主要有虹吸、鹤饮、轮壶、

代耕、风磨、自转磨、自行车等等，其中有些就得自于传教士的传授，他的这些技术发明后

来收入其 1626 年春完成的《新制诸器图说》一书中。明末耶稣会士的东来，为达到在中国

立足传教的目的，他们带来了一批观赏用品和机械器物，如自鸣钟、三棱镜、望远镜、世界

地图等，作为珍奇物品献奉朝廷，结交地方官绅，以赢得官方与知识阶层的好感。这些奇巧

物件很快成了文人笔下猎奇的素材。然而，仍有不少士大夫对这些制器之术不屑一顾，以为

是奇技淫巧。聪明好学的王徵却不这么看，他称自己曾与龙精华（华民）、邓函璞（玉函）、

汤道未（若望）三先生“朝夕晤请教益”，认为这些制器之术，对中国的农艺水利、物理光

学等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他说：“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

总期不违于天”。7

王徵在乡里也是少有的“奇人”，张炳璿在像赞中称其“志卓”、“蕴奇”；

这位年逾五十的进士还向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学习拉丁文，他称这些西方

来客不骄不吝，“古之好学者裹粮负笈，不远数千里”，而他们从数万里之外送知识上门，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加以拒绝呢？  
8长期迷

恋于古代失传的各种奇巧之器，这些都深深吸引着他，晚年回归故里后继续从事各种机具的

研究与发明。在陕西省泾阳县平凡的世界里，王徵实在算是一个奇人。据当地的老人称，王

徵“未通籍前每春夏播耕时多为木偶以供驱策，或舂者、簸者、汲者、饮者、操柄杖者、抽

风箱者，机关转捩，宛然如生。至收获时辄制自行车以捆载禾束事半功倍，乡人多艳而效之。

公所居室曾窍一壁以通传语，每值冠昏葬祭事使一人语于窍，则前后数十屋，悉闻之，名曰

‘空屋传声’，亦以简御繁之术也。”9这位多才多艺的饱学之士，一生著述颇丰。据清嘉庆

年间王徵的七世孙王介编纂的《宝田堂王氏家乘》中《宝田堂历世诸集目录》一书，收录王

徵的著译即有 42 种。这些著作涉及明清战争、天主教、儒学思想、机械制造、音韵学、诗

赋以及从事发明创造的体会等诸多方面。主要有《奇器图说》四卷、《两理略》四卷、《士约》

一卷、《学庸书解》、《西儒耳目资》、《畏天爱人极论》一卷、《西儒书》、《西洋音诀》等。王

徵通过对《奇器图说》的翻译，根据书中力学原理，还设计了一大可起七千多斤的运重机器；

根据书中物理学、机械学的原理，还先后设计了龙尾车、恒升车、自行车、自转磨、自鸣钟、

弩机、火机、水铳等五十五种机械，写下了《诸器图说》及《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二书。10

这些著作中仅《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以及其后所附的《新制诸器图说》曾几次刊刻，流传较

多。其它著作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未见刊行，遂多散失。据目前所见有关王徵的资料，约有

19 种著述存世。即使他的死也采用了一种不平凡的悲剧方式，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

农民起义军攻占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曾派人征召王徵，王徵拒不赴命。次年（1644） 闻
知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身死，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痛不欲生，绝食七日。11或称其“家强

之，乃遁入空同山中牧羊，竟以死。”12他被明末名将孙承宗称为“关西杰士，天下奇英。”13

                                                        
6王徵著《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或问，载李之勤校点《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页 233。 
7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天启七年），来鹿堂清道光十年（1830）重刊本。 
8李之勤校点《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页 317。 
9张鹏分（羽字旁）《重刊王忠节公奇器图说序》，《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来鹿堂清道光十年（1830）重

刊本。 
10王徵将自己一生所有科学研究、诸器制作之成就，统统归功于“全能造物主开发学人心灵，独赐恩佑”

的结果，晚年特以“圣宠”的拉丁文 Gratla 中译名“额辣济亚”，署在他继《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和《新

制诸器图说》之后完成的第三部机械工程学著作之冠，即《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不分卷，明王徵

撰，稿本。此书是作者《诸器图说》的续编，全书介绍 24 种器械，并附以图画和详细的说明。今仅存

自记和跋辞，收入《西北论衡》第 9 卷第 7 期中。 
11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页 154-155。 
12屈大均《泾阳死节王徵传》，载李之勤校点《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页 320。 
13王徵著、李之勤校点《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页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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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今人樊洪业称为“关西奇士”的王徵不仅是著名的发明家，也是新知识的传播者。14李约

瑟将其誉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工程师，确是类似文艺复兴时之第一人”。15

同样，该书的口述者邓玉函（Joannes Terrenz or J. Schreck，1576——1630）也算得上是

西来的“奇人”。邓玉函的名字又作J. Terrentius，其家本姓“施雷克”（Schreck），为“恐

怖”之意，故拉丁姓从义译作Terrentius。字涵璞，瑞士国康斯坦斯（Constance）人，在德

国大学学习了数学、医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他通晓拉丁文、希伯莱文、希腊文、法文、英

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等。17 世纪初，近代科学的中心在意大利，1603 年切西公爵

（Marchese Cesi）在罗马创建了山猫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

 

16，吸引科学家从事科学

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伽利略等先后于 1610 和 1611 年加入该学社。邓玉函则在伽利略之后

被选入该学社的第 7 名社员，该社总共发展过 32 名社员。他与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友善，

名闻于德国及意大利科学界。171618 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1——1628）
返回欧洲，在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国漫游，募集图书及科学仪器，以期在中国创

建教会图书馆。1618 年邓玉函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与金尼阁相遇，并协助金尼阁选书，因

此所选多为科学方面的著述。1621 年他随金尼阁携书七千部来华，后在北京历局参加修订

《崇祯历书》（1634 年），著有《测天约说》、《大测》等。1629 年崇祯皇帝下诏设历局

之前，邓玉函就在精心准备修历的前期工作。他曾向伽里略请教精确测量日食、月食的方法，

伽里略的天文学说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邪说”并逐出教会，他不想再与罗马教廷甚至耶稣

会发生关系，故此一再拒绝邓玉函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邓玉函于 1623 年再次写信求助

于当时在英戈尔施塔特（Ingostadt）大学执教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同事，请求寄给他推测

日月食的资料，并打听是否有天文学方面新出版的书。最后，此信在发出四年之后才转到约

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的手中。开普勒接信后，立即回答了邓氏在信中提出的所

有问题，并寄了两册自己刚出版的“鲁道尔夫”测表。遗憾的是当此两册测表于 1646 年寄

达澳门时，邓玉函已去世 16 年了，但它们对汤若望及后来者还是起了很大作用。18邓玉函

还在《泰西人身说概》（1620 年）中介绍西洋解剖学。因“文奇”而被礼部弹劾，亦因“文

奇”而著闻的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一书中就专门记述了利玛窦与邓玉函的事迹。《帝京景

物略》记道：“利玛窦的友人邓玉函，善其国医，言其国剂草木，不以质咀，而蒸取其露，

所论治及人情微。每尝中国草根，测知叶形花色，茎实香味，将遍尝而露取之，以验成书，

未成也。”19

天启三年（1623）王徵读了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一书，深受其中所述各类“奇器”的

影响和启发。他在《奇器图说自序》中说：“偶读《职方外纪》所载奇人奇事未易更仆数，

其中一二奇器，绝非此中见闻所及。”

 
 
二、《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的内容与结构 

20

                                                        
14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页 130。 
15参见[英]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四卷，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65 年英文版，页 171。 
16“猞猁”系哺乳动物，外形似猫，以目光犀利著称，此取“思想敏锐”之意；山猫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或译莱克斯科学院、猞猁学社、灵猫学会、灵采科学院等。 
17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页 58-59。 
18郭金荣《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与中西文化交流》，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13 卷第

3 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中也记述：邓玉函与伽利略和开普勒都有私人交情，

他曾写信给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把《尧典》中关于星辰的记载告诉他。他无疑已顺便把中国推算交

食的方法告诉了他。开普勒也收到了关于《书经》、《诗经》以及《春秋》和历代史书中的日食的报

告。但现在我们无法找到那些书信。开普勒与其之间的通信见之 1630 年出版的《开普勒文集》第七卷。

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中华书局 1978 年，页 661。 
19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页 207。 
20王徵序，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来鹿堂清道光十年（1830）重刊本，页 2。 

对书中所述西方技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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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介绍西洋“奇器”。他在自序中强调：“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

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明睹其

奇而不录以传之，余心不能已也。”21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书名之“远西”一词，是明末中国人地域观念拓展的结果，首先

使用“远西”一词的可能是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他在《天主圣教实录引》中落款“远西

罗明坚撰”。之后王徵将之使用在书名上。“奇器”一词，我以为可能是受到明陆深《古奇

器录》一书

可见他认为“民生日用”与“奇技”原是并不矛盾的。

天启五年（1625）他结识传教士金尼阁，随其学习拉丁文。翌年到北京结识龙华民、邓玉函、

汤若望、庞迪我等传教士，相互往来讨论学术。向邓玉函学习数理和测量知识。天启七年

（1627），他凭借自己早年研究机械学所积累的经验，与邓玉函一起，把几本谈西方奇器的

图书编译成一部图文并茂的《远西奇器图说》三卷。又称《奇器图说》，或《远西奇器图说

录最》。本文参据的主要版本为上海图书馆所藏清道光十年（1830）来鹿堂重刊本（或简称

《奇器图说》）。 

22的启发，确否待查。“录最”之意是因为“一法多种，一种多器，如水法一器，

有百十多类，或重或繁则不录，特录其最精妙者，录既成辄名之为‘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书前有王徵的自序，称自己由于被《职方外纪》中所介绍的各种奇人、奇事，特别是奇器所

吸引，在与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见面时，经常就奇器问题面询请教，于是他们给王徵出

示“专属奇器之图之说者，不下百余种。其器多用小力转大重，或使升高，或令行远，或资

修筑，或运刍饷，或便泄注，或上下舫舶，或预防灾祲，或潜御物害，或自舂自解，或生响

生风。诸奇妙器无不备具。有用人力、物力者，有用风力、水力者，有用轮盘，有用关捩，

有用空虚，有即用重为力者。种种妙用，令人心花开爽。”23

《奇器图说》全书分三卷，开篇为“凡例”九则，一、正用：分重学、借资、穷理格物

之学、度学、数学、视学、吕律学，列举研究机械学所必需的基础知识。二、引取：列举《勾

股法义》、《圜容较义》、《盖宪通考》、《泰西水法》、《几何原本》、《坤舆图说》、

《简平仪》、《浑天仪》、《天问略》、《同文算指》、《敬天实义》、《畸人十篇》、《七

克》、《自鸣钟说》、《望远镜说》、《职方外纪》、《西学或问》、《西学凡》等十八种

在华刊印的书籍为参考书。三、制器：列举度数尺、验地平尺、规矩、锯、钻等制造用的工

具十九种。四、记号：“号必用西字者”，列出 20 个拉丁字母，附录汉语读音，王徵原来

在书中是采用西文字母，被后来刊印者用汉字替代。五、每所用名目：列举 66 个专有名词，

如将柱分为长柱、短柱；梁分为横梁、侧梁；架分为高架、方架、短架；轴分立轴、平轴、

斜轴等等。六、诸器所用：列举各器所用动力，如马、风、水、轮、螺丝、滑车等 29 种。

七、诸器能力：列举以小力使重物升高；能使不动者常动不息；使不鸣者自鸣等 11 项。八、

诸器利益：列举省大力、免大劳、解大苦、释大难等实益 8 项。九、全器图说：即第三卷所

绘 54 器的分类表。

 

24

                                                        
21王徵序，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来鹿堂清道光十年（1830）重刊本，页 9。 
22该书收录陈继儒辑《宝颜堂续秘笈》第七，明万历刻本。 
23《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王徵自序。 
24《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来鹿堂清道光十年（1830）重刊本；参见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页 60。 

 
《奇器图说》一书常常被指责为校刻比较粗糙，有卷数不符的情况。如该书分为三卷，

但在卷一前还有一卷，似乎有些混乱。其实“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卷一”分为关于力学的哲学

原理和应用知识的具体阐述两部分。“卷第一力艺”相当于绪论部分，分“表性言”和“表

德言”来表述机械的“内性”和“外德”：即力学的哲学原理部分，紧接着“远西两奇器图

说重解卷第一”是应用知识的具体阐述。在绪论——力学的哲学原理阐述完毕后，才正式解

释力学应用具体知识的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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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的“表性言”即力学哲学原理部分中指出：“力艺，重学也”。这里同时提出了两

个中国传统没有的新概念，“力艺”是“力之巧法工艺”；也即“重学”，可以解释为“重

量之研究”。阿每龙认为“重学”一词尽管翻译的不够贴切，但这一译词可能源于欧陆中古

时期表述力学问题时所用的拉丁文“scientia de ponderibus”（重量之学），或者荷兰文

“Weeghconst”（重量科学）。邓玉函非常熟悉这一拉丁词汇，而且身为瑞士人的邓玉函应

该可以直接阅读荷兰原文。25该书指出，“力是气力力量，如人力、马力、水力、风力之类，

又用力加力之谓，如用人力、用马力、用水风之力之类。艺，则用力之巧法。巧器所以善用

其力，轻省其力之总名也重学者。学，乃公称；重，则私号，盖文学、力学、算学之类。俱

以学称，故曰‘公’，而此力艺之学，其取义本专属重，故独私号之曰‘重学’云。”26指

出“其作用有四，一为物理，二为权度，三为运动，四为致物。理如木之有根本也。……人

能穷物之理，则自能明物之性。一理通而众理可通，一法得而万法悉得矣。穷理原为学者之

急务。……四用似有先后，而实皆相联。假如欲致物，不得运动法则不能致；欲运动，不得

权度则运动无法；而权度不根诸穷理，则将孰权孰度焉？”27“力艺之学”既是一种理论方

法，也是一种技艺：“人之神，有三司：一明悟；二记含；三爱欲。凡学者所取外物外事，

皆从明悟而入，藏于记含之内，异日明悟，爱之而欲用之。直从记含中取之，足矣。此学之

本所在内者也。至古人已成之器之法，载在图籍，则又吾学之借取也，故曰在外。其造诣有

三，一由师傅；一由式样；一由看多、想多、做多。凡学，皆由此三者而成，而此力艺之学，

赖此三者更亟。不得师傅，不会做；不有式样，亦不能凭空自做，两者皆有矣。而眼看不熟，

心想不细，手做不勤，终亦不能精此学。盖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巧必从习熟而后

得也。故曰习惯如自然，三者并重。而第三尤为切近，何也？师傅易明，但师不克，常在则

难，式样最便，然亦有式样，而不能便惺然者。故自己看多、想多、做多，尤切近也。”28

“表性言”和“表德言”还强调了“力艺学”与数学与测量学的关系：“力艺之学根于度数

之学，悉从测量、算数而作。种种皆有理有法，故最确当而毫无差谬者惟此学为然。”这些

认识与全书体例都表明，《奇器图说》与传统中国的技术观念不同，该书试图用力学和几何

学方法分析几种基本的简单机械，进而理解复杂机械的构造原理，并从零件、部件、功用诸

角度去认识机械。这正是西方近代学者建立机械学的基本思路，而 17 世纪 20 年代，西方的

动力学和运动学尚未建立，因此，该书只能将比较成熟的静力学方法应用于简单机械，而尚

未能对复杂机械进行力学分析。29

所谓“力艺”有四解，第一卷为“重解”；“此学总为运重而设，傥无重，何必运，且

将何运，故重之解，列为一卷。”第二卷为“器解”；“重不得起，须用器而起，器不一而

足也。器之中又求最巧之器。故器之解，列为一卷。”第三卷为“力解”；“巧器用以其重、

引重、转重，固矣。然器必借力而运，或人力、马力；或风力、水力。或即借重物之力，故

力之解，列为一卷。”第四卷为“动解”。“有重以此，或欲升之高，或欲致之远，或欲令

其转旋往来而不已。此皆运动法也。或荐、或揭、或推、或曳、或手转、足蹑种种不同。故

动之解，列为一卷。”但实际上并没有“力解”一卷。

 

30

《奇器图说》卷一的应用知识具体阐述部分为“重解”，共六十一款，讲述了重、重心、

重容、比例等机械原理。如关于重力、重量、重心、比重、浮力、材料强度、单摆、自由落

体运动及抛射线运动等知识。地球对其附近物体的吸引力称为“重力”。物体所受重力的大

 

                                                        
25[德]阿每龙《名词翻译与科学传播：以清末“力学”为例》，载邹家彦、游汝杰主编《语言接触论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页 196-197。 
26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卷一，来鹿堂清道光十年（1830）重刊本。 
27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卷一，来鹿堂清道光十年（1830）重刊本。 
28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卷一，来鹿堂清道光十年（1830）重刊本。 
29张柏春《王徵与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新探》，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 年第 18 卷第 1 期。 
30参见刘仙洲《王徵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载《机械工程学报》1958 年第六卷第 3 期，页 14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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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即其重量。《奇器图说》卷一第四款有：“重何，物每体直下，必欲到地心者是。试观上

图，圆为地球，甲为地球中心，乙、丙、戊皆重物，各体各欲直下至地心方止，盖重性就下，

而地心乃其本所故耳。譬如磁石吸铁，铁性就石，不论石之在上、在下、在左、在右，而铁

必就之者，其性然也。重物有二，一本性就下，一体有斤两。”有意思的是这一讨论地心引

力的概念，早在牛顿 1642 年出生前似乎就有了结论，因此武际可指出许多书上说地心引力

是牛顿看到苹果下落时才发现之说，显然是不确切的。31

物体的重量与其体积之比，即比重。《奇器图说》将比重称为“物之本重”。卷一第五

款：“本重者，如金重于银，银重于铁之类是也。盖金与银体段一样，而金重银轻，是金之

质原本重于银也，非以一两金与十两银相较之重，故曰‘本重’云。”在第四十六款、四十

八款、五十二款、五十四款等，分别给出了水、铜、铅、锡、油等物质的相对密度（计算值）。

 
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之作用点，称为重心。《奇器图说》卷一第八款：“每重各

有其心。假如有重于此，两边重相等，则重心必在其中无疑也，每重但有一重心。”卷一第

十二款：“有三角形从角至对线于中作一直线，直线内有重之心”；第十三款：“有三角形其

重心与形心同所”；第十四款：“求三角形重心”；第十五款：“有三角形每直线从过角重心到

对线其分不等为二倍比例”；第十六款：“有法四边形其重心分两平分为径”；第十七款：“有

法多边形其重心形心同所”；第十八款：“平圆与鸡子圆形其重心形心亦同所”；第十九款“求

直线平形之重心”；第二十款：“每多棱有法柱其重心在内径中”；第二十一款：“每多棱有法

体其重心形心俱同所”；第二十二款：“有体求其重心”。分别讨论了各种几何形体，如三角

形、矩形、正多边形、圆、椭圆、四边形、正棱柱等的重心之方法。 

32

卷二为“器解”，共九十二款，叙述各种简单机械的构造及其应用，如天平、等子、杠

杆、滑车、轮、螺丝、斜面等基本原理。如第二款“器之用有三：一、用小力运大重；二、

凡一切人所难用力者，用器为便；三、用物力、水力、风力以代人力。”第八款“器之总类

有六：一、天平；二、等子；三、杠杆；四、滑车；五、圆轮；六、藤线。”第九至第十八

款用了相当篇幅讨论了天平与天平的原理。第十九款则叙述杠杆原理：“此款乃重学之根本

也，诸法皆取用于此。有两系重是准等者，其大重与小重之比例，就为等梁长节与短节之比

例，又为互相比例。”第三十五款讨论了杠杆的三种形式：“杠杆之类有三，总以荐起其物

者也。一、支矶在中，力在柄，重在头，其名曰‘掲’。二、支矶在头，重在中，力亦在柄，

其名曰‘挑’。三、支矶在头，力在中，重在柄，其名曰‘提’。”分析了杠杆的重点、力点

和支点在不同位置时的情况。第五十款和第五十八款都讨论了滑车、轮子等物理现象。并涉

及了诸如静滑轮和动滑轮的受力分析、关于功能原理的论述等等内容。严敦杰认为上述所述

及的内容和附图，有些可在伽利略的《力学》（Le Mecaniche，1600 年）中找到其来源。

该书还介绍了阿基米得还成功地利用比重知识破解了国王的难题：“一国王以纯金命一匠作

器，匠潜以银杂之，王欲廉其弊弗得也。亚希黙得因浴而偶悟焉，谓金与银分两等，而体段

大小不等，金重而小，银重而大，以器入水验其所留之水，谁多谁寡则金与银辨矣。遂明其

辨，而匠自服罪之类是也。思极而通者，人能常思常虑，则心机自然细密。” 

33

卷三收图五十四幅，译介了多种机械的构造、工作原理、选材与制作、安装和使用方法

等，如十一种不同的起重机械，四种不同的引重机械，两种转重机械，九种不同的取水机械，

十五种转磨机械，四种解木机械（即人力和机械锯木机械），另外还有解石（畜力锯木机械）、

转碓（人力碓）、转书轮（旋转式鼓轮形书架）、水轮日晷（带盘面和指针的水钟）、代耕

（人力犁）、水铳取力水（双缸活塞式压力水泵）、书架等图。王徵所说的“力解”是机械

运动时要利用的人力、马力、风力、水力等，事实上“力解”也可以说已经包括在第三卷“全

 

                                                        
31武际可编著《近代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页 38-39。 
32王冰《中外物理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页 63-64。 
33参见严敦杰《伽利略的工作早期在中国的传布》，载《科学史集刊》，第 7 期，1964 年，页 8-27。 



 7 

器图说”之中了。这些机械广泛地使用于起重、搬运、提水、取水、粮食加工、锯木等各种

民生实际用途中。如静水压力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该书指出静水压力大小只与水深有关，

而且同一点所受各个方向的压力是相等的，“水力压物，其重止是水柱，余在旁多水皆非压

重”。34书中还举出运用静水压力分布理论求解水中闸门面板受力的例子，认为闸板受力等

于由水面斜向下的直角三角形的水体重，“即从垂线上面之甲斜行至丙，则是水冲半柱之重，

其余多水俱无干也”。35

《奇器图说》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 由武位中初刊于扬州，这一版本是目前所能了解到

的《奇器图说》的最早版本。书前有校梓人武位中所作的《奇器图说后序》一文，其次为王

徵《奇器图说自序》。自序第四页有“候旨修历”字样，旨字抬头，另起一行。每面九行，

每行二十字。又《奇器图说》每卷之前都有下列三行：西海耶稣会士邓玉函口授、关西景教

后学王徵译绘；金陵后学武位中校梓。《新制诸器图说》之前有王徵自己所作而由武位中书

写的《新制诸器图说小序》。正文前有下列两行：关西王徵著、金陵武位中校梓。武位中刻

本刊出不久，徽州府经营了很多书坊的书商汪应魁在扬州见到了王徵，从他那里得到了《奇

器图说》，并予以翻刻，刊刻时间应在 1828 年 10 月至 1631 年间。1631 年徽州西爽堂主人

吴氏再次刊刻《奇器图说》。张柏春等指出，该书在明末短短四年间被刊刻三次，且其中两

个刻本出自当时著名的书商，可见该书引起了当时学者和社会的广泛重视。在 19 世纪下半

叶之前，这一最具系统介绍西方力学知识和机械的中文著作，除上述明代武位中刻本、汪应

魁广及堂刻本和西爽堂刻本外，清代也受到天算学家、朝廷和坊间的重视，除了坊刻本外，

还出现了朝廷的选刻本和抄本，如有梅文鼎订补抄本、《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

该书对于静水压力分布的理论认识，未见中国古人加以论述。 
《奇器图说》全书的内容总体上编排得比较科学，且有自己的特点。第一，编排先后关

系很注意知识传递的逻辑性。先是讲述力学的哲学原理，再及应用具体知识的阐述，系统地

介绍了西方在机械工程方面已有的成就。其次，译者在翻译时特别注意那些“实有用于民生

日用，国家兴作甚急”的器物，对于那些飞鸢、水琴之类“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的器物则

一概排除。王徵认为西方之器“多用小力转大重，或使升高，或令行远，或资修筑，或便泄

注，或上下肪舶，或预防灾祲，或潜御物害，或自舂自解，或生响生风”，其中有用人力、

物力的，也有用风力、水力的，有用轮盘，有用关捩，有用空虚，也有用重为力的，“种种

妙用，令人心花开爽”。第三，王徵不仅仅从邓玉函的口述而作一种机械性的翻译，而是经

过分析，注意从技术史料入手来总结，并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和解说。如卷一在讲述“力艺之

学”时强调“此学关系至重，有志于经世务者，不宜轻视之耳”。在卷一最后还有“或问”：

“表性言一句耳。而解奚为如此之多，曰：此学最奇，亦最深，不详解，不能遽晓此中之妙、

之法、之性理，故解已详，而余复为详注之者，总期人人之易晓也。”在译文上力求简明易

晓，以便人人都能阅读，可见目的就是为了济世致用。第四，在一些论述和算题求证中，王

徵还注意突出中国科技的表述特点，如在第一卷第三条计算地球半径时，就采用中国的地名

加以说明。对一些专用术语的译法，采用更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名称，特别是一些称呼，这样

不但形象、准确，而且更便于中国人的理解和记忆。 
当然，《奇器图说》也有编排不合理之处，如卷三由于成书仓促，目录的次序与内容不

完全一致，更有“人飞图说”一种，在目录上提出，但内容里既无图也无说明。王徵译述之

时，西洋传教士所介绍的西书中也可能已有关于飞人的记载，也许因这种发明过于使人惊异，

对民生日用关系不大，临刊印前又被删去。但在各种版本的目录里却又都保存着。图上符号

每与说明的内容不符，不少有图无解说，因此脱落删节很多。 
 
三、《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版本与影响 

                                                        
34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远西奇器图说》卷一，来鹿堂清道光十年（1830）重刊本。 
35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远西奇器图说》卷一，来鹿堂清道光十年（1830）重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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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 年）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1782 年）本，从而使西方力学和机械知识广

为流传。明天启七年版的《奇器图说》，在清代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由王徵的七世孙王

企加上“明关学名儒先端节公全集序”和陕西通志上王徵之传重新加以刻印，但其余部分均

与原版相同。清道光十年（1830）来鹿堂重刊本虽然纸质较差，但流传甚广；36该版 1844
年又经钱熙祚挖改收入《守山阁丛书·子部类》；37光绪三年（1877）同文馆刻本；38以后还

被列入《中西算学集要》本、《丛书集成初编·应用科学类》等，中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清

代抄本、清华大学藏有佚名抄本、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抄本等。39最有趣的是，辛丑年

（1901），五月甘三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读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后，“见有代耕机

器一具，拟仿之”。40

不少清代学者都以此书为学习西方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的起点。如方以智的《物理小识》

卷八“起重法”描述的西方螺旋起重机的机械和省力，显然是参考了该书。黄履庄（1656
——？）发明了不少自动机械的“奇器”，如“真画”、“自动戏”、“自动驱暑扇”，并

著有《奇器图略》一书。

周作人时年仅 16 岁，可见 20 世纪初年，该书还在民间流传。 

41清代著名数学家薛凤祚（1600——1680）曾对《奇器图说》进行

研究，他的《历学会通·重学》致力于会通中、西两种传统天文、数学知识的成果，该书分

正集、致用、考验三部分，正集十二卷主要介绍太阳、月亮及五星运行的理论及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的对数等内容及数表。“考验”28 卷收入当时比较重要的五种历法选要，中以穆尼

阁的《天步真原》为主。“致用”16 卷，内容涵盖了力学、水利、火器、兵法、乐律等方面。

其中《重学》一卷主要采自《奇器图说》。薛凤祚基本掌握了原作的力学原理，对所选图说

的部分原文做了不同程度的删节。他往往选取并拼接关键的句子，或者用自己的话扼要概括

出实质性的内容。42之后梅文鼎（1633——1721）还专门研究过《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他

在《勿庵历算书目》“奇器补注”条中称：“若关中王公徴，《奇器图说》所述引重转水诸制，

并有裨于民生日用。而又本诸西人重学，以明其意，可谓有用之学矣。”43

                                                        
36清道光十年（1830） 版的版本字型和纸张都比较差，前有付梓者张鹏分（羽字旁）的序文《重刊王

忠节公奇器图说序》、《陕西通志》中的王徵传、武位中的《奇器图后序》。王徵的《奇器图说自序》天

启七年序，其中“旨”字不抬头，每卷书前有“西海耶稣会士邓玉函口授，关系景教后学王徵译绘，

金陵后学武位中较，安康张鹏分（羽字旁）梓”。《新制诸器图说》前亦改为：关西王徵著，金陵武位

中校，安康张鹏分（羽字旁）梓。封面有篆文“奇器图说”四个大字及“道光庚寅（1830） 仲夏月重

镌”，以及“来鹿堂藏本”等字，其余均相同。 
37《守山阁丛书》版中，《奇器图说》被列为丛书的子部。与前两种版本比较，书前加上《四库全书提

要》一文；除王徵自序以外，其它序文都被删去；版本绘图部分较为精致，似依据《四库全书》本绘

制而成；《奇器图说》每卷前改为：明西洋邓玉函口授、关西王徵译绘，金山钱熙祚锡之校。《新制诸

器图说》除保留王徵自序外，卷前也改为：明王徵著、金山钱熙祚锡之校；书的最后加入钱熙祚锡所

作的《奇器图说跋》一文。 
38清光绪丁丑三年（1877） 同文馆藏版的《奇器图说》，书名被改成《机器图说》和《远西机器图说录

最》，并把《新制诸器图说》移到了前边。或许是因为光绪年间一般人对于“机器”这一名词已普遍采

用，出版商为推广销路起见把“奇器”二字改为“机器”。同时,可能是为了表示重视国人自己的著作，

轻视翻译工作，把王徵自著的《新制诸器图说》放在了译著《奇器图说》之前，但实际意义不大。更

为可笑的是只把书名和序文中的名称改了，书中均未更改。其余部分和道光十年（1830） 版并无什么

差别。且书里所绘各图上的标记拉丁文字母，也没有改为甲、乙、丙、丁等中文序号。 
39张柏春、田淼、刘蔷《〈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与〈新制诸器图说〉版本之流变》，载《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6 年第 2 期。 
40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页 147。 
41参见蔡宾牟、袁运开主编《物理学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5 年，页 228-229。 
42田淼、张柏春《薛凤祚对〈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所述力学知识的重构》，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6 年第 6 期。 
43李俨《梅文鼎年谱》，载《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七卷，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页 517。 

梅文鼎对《奇器

图说》一书除进行简单的文字校改外，还对原书中内容进行了注解。田淼和张柏春通过对梅

文鼎注文抄本的分析，探讨了梅文鼎欧洲力学知识的理解以及他所关注的力学问题的内容和

注解的特点和方式，指出梅文鼎试图利用罗雅谷（Jacgues Rho，1593——1638）的《比例

规解》与南怀仁的《灵台仪象志》校改《奇器图说》的相关内容。在其《度算释例》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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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奇器图说》的部分内容，并完成了《奇器补诠》二卷。44阮元的《畴人传》讲“奇器之

作专恃诸轮，盖轮为圆体，惟圆故动，西人以机巧相尚，殚精毕虑于此”。45道光年间郑复

光撰《费隐与知录》，受《奇器图说》的启发，对浮力原理也提出了定量的阐释。他说，入

水物体的沉浮，“其重之数不论多寡，只视其形大小与水等，其重强于水则沉，……其重弱

于水则浮”，46说明物体（例如紫檀木）比重大于水则沉，小于水（例如黄杨木）则浮。郑

复光还从物体受静水压力作用，形象阐发了物体浮沉的现象。《奇器图说》还东传朝鲜，李

朝实学家丁若镛（1762——1836）曾依据该书，研发引重、起重技术，设计并制造了举重机。

他给国王所呈的《起重图说》中说到“城以石筑，所需唯石。非石之，唯起石与运石洵费力

而靡财……臣谨按内降《奇器图说》所载起重之法，凡是一条而皆粗浅，唯第八、第十、第

十一图颇为精妙……故只取第八、第十一，参伍变通制。”47遗憾的是，尽管该书所蕴涵的

知识信息极为巨大，但由于明末中国社会的小农生活的经济格局，没有产生积极改进工程技

术的内在需求，在很多中国士大夫的观念里，技巧之制作往往是与偷懒取巧有关，而“奇器

奇技”更是与“不切于民用”的物品联系在一起的。明末许大受写《圣朝佐辟》，其中九辟

主要是针对“夷技”，指出“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为之最难，车工之易败，不反耗金

钱乎？”48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也批评当时“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

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49乾隆时代

朝鲜实学家李德懋的《青庄馆全书》卷 63 中也认为，明末多“奇伎淫巧奢华丧志之具而已，

奇物兹多，士风日荡，中国所以不振可慨也。”50甚至日本杞忧道人在 19 世纪 60 年代写的

《翻刻辟邪集序》中还指责传教士“创造奇器以骇服蠢民”；西学“徒以炫奇竞新为究理，

伪妄乱真”；“长于机智，每为天地之事，皆可以机巧测知，昧者为之眩惑焉。”51

《奇器图说》的影响还在于该书为机械工程学创造或使用了许多中文物理和机械名词术

语，如“重学”、“力艺学”、“重心”、“本重”、“杠杆”、“流体”、“凝体”、“行

轮”、“踏轮”、“飞轮”、“曲柄”、“齿轮”、“针轮”、“鼓轮”、“锯齿轮”、“螺

丝”、“机器”、“起重”等，其中一些沿用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如“力艺”、“重学”、

“柱”、“梁”、“轴”、“轮”、“柄”、“车”、“索”等不仅被晚清李善兰等一批科

技译家奉为圭臬，就是在今天机械学中，仍然保留了“重心”、“杠杆”、“斜面”、“流

体”等《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首先创用的物理学术语。20 世纪 30 年代，刘仙洲受民国政

府教育部委托统一机械名词术语时，曾参考《奇器图说》等书籍，编订了英汉对照《机械工

程名词》。

说的显然

都是《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传入的杠杆等机械知识。 

52著名史学家陈垣在《泾阳王徵传》中称《奇器图说》“从今视之，所谓奇者未

必奇，然在三百年前，则固未有奇于此者，况今日工学诸译名，无不溯源于是书者乎。”53

王徵在机械学上的贡献巨大，其中既有他自己的发明，更有他对“西学”的介绍。《远

西奇器图说录最》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专著，它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当时西

方力学一些基本知识、各种定律和原理，还介绍了西方一些很先进、很复杂的实用机械的构

造、制作和使用方法，并附有准确、精细的图解。在该书序言里，王徵“极夸其法之神妙”、

 

                                                        
44田淼、张柏春《梅文鼎〈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注研究》，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06 年第 4 期。 
45阮元《畴人传》卷四十四，商务印书馆 1935 年，页 579。 
46郑复光《费隐与知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年，页 57。 
47参见牛润珍、[韩]安允儿《王徵与丁若镛——16 至 18 世纪中韩两位实学家对西洋奇器的研究与制造》，

载《史林》2001 年第 1 期。 
48《圣朝破邪集》卷四，载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页 155。 
4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 
50[韩]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之六十三，汉城大学古典刊行会 1996 年影印本。 
51载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五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页 292-293。 
52张柏春《王徵与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新探》，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 年第 18 卷第 1 期。 
53载李之勤校点《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页 32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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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小力运大”，“其制器之妙，实为甲于古今”，体现了当时开明学者对“西学”的向往。

尤其可贵的是，他不只从工艺技巧方面推崇西方技术，而且能进一步深究其理论基础，认识

到数学、几何、力学等“皆相资而成”才能有此进步，这在当时实为精辟之论。因此，他的

《奇器图说》一书（《远西器奇图说录最》与《新制诸器图说》的合刻本），不仅仅是一本经

验汇编，而是系统性的力学——机械学专著。中国古代有过许多对机械技术发展做出过重大

贡献的杰出发明家和科学家，但是却没有一部系统的著作来记载和总结这方面的成就。而《奇

器图说》的问世，弥补了这一缺憾，开创了我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奇特的范例，为中国机械工

程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五、尚“奇”求“俗”与《奇器图说》流传之原因 
与汉唐以后出现的“奇士”、“奇功”、“奇材”、“奇兵”、“奇剑”、“奇谋”、“奇勋”等用

语不同，“奇”在先秦经典中则未必都是正面意义的用词，如《周礼·天官冢宰·宫正》：“去

其淫怠与其奇邪之民。”54《周礼·天官冢宰·阍人》：“奇服怪民不入宫”。55《老子》中有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56《礼记·曲礼上》有“国君不乘奇车”。57即使后来在民间出现

的《尚书·泰誓下》也是将“奇”做了类似“邪”的解释：“今商王受，……作奇技淫巧，

以悦妇人。”58

尽管从晚明直至清末，总体上关于“奇异技能”的“奇技”的评价，也多与徒然追求美

观、“过度工巧”的“淫巧”等负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但可以发现很多情况下已经有了些

许变化的因素，如将之用于描述来自异域的人物、物品和景观，则多具有正面和赞美的意义。

一些自命不凡的中国文化人多有“嗜奇好古”和“好奇尚诞”的性格与作风，但在晚明“嗜

奇”、“好奇”凸显，而古代的习俗和事物由于与晚明文化人之间隔着久远的年代，已经不

再是晚明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一部分，因此，这种对“嗜奇”和“尚诞”更多地表现为对异

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习俗、器物产品追求，因为异域的奇幻之景物能够强烈地激发起晚

明文化人的好奇心和追求怪异的趣味。追求奇风异俗、奇人异事、珍奇异物、海岛怪兽是一

种超越既成经验的想象的游戏，在晚明则成了一个时代的风尚。

  

59当时这些西方的舶来品在

晚明文化人中引发了巨大的好奇心，万历皇帝首先就是一个海外珍奇异物的爱好者，在他的

影响下王公大臣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西洋耶稣会士为了迎合中国皇帝和达官权贵们的爱奇好

异的需求，每到一处，均以西洋奇物馈赠，耶稣会士携来的天文仪器、望远镜、日晷、钟表

等，都让晚明士大夫感到羡艳不已。屈大均称赞红夷大炮“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

无不奇中。”60焦勖就将西洋火炮称为“天下后世镇国之奇技”。61尚奇之风的盛行，促发

了对来自异域的异质知识与信息的接受，一些尚奇士大夫多与西方传教士发生了或多或少的

联系，如陈继儒编选了利玛窦的《友论》，因“文奇”而被礼部弹劾；亦因“文奇”而著闻

的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就专门记述了利玛窦与邓玉函的事迹。吴渔山用“万国新倾十字

奇”、“灵源别有主张奇”等诗句来赞美天主教。62把天主教所谓耶稣由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

感孕而降生称为“奇绝一贞开宝蕊”，系“奇矣奇”之事。63

                                                        
54《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79 年，页 657。 
55《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79 年，页 686。 
56 《老子》五十七章。 
57《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79 年，页 1253。 
58《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79 年，页 182。 
59关于晚明尚“奇”之风的分析，参见白谦慎著、孙精如、张佳杰译《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

的嬗变》，三联书店 2006 年，页 14-25。 
60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 
61《概论火攻总原》，《火攻挈要》卷上。  
62吴历著，章文钦笺注《吴渔山集笺注》，中华书局 2007 年，页 236-237。 
63吴历著，章文钦笺注《吴渔山集笺注》，中华书局 2007 年，页 247、238。 

“奇”事实上也成为国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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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的一个合理借口，如孔贞时曾借韦宗赞叹南凉君主秃发傉檀历史典故：“因叹绝其奇，

以为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别自有人，不必华宗夏土，亦不必八索九丘。旨哉斯言。世固有

奇文妙理，发于咫尺之外者，第吾人圭（上有宝盖头）步方向，安睹所为奇人而称之。予于

西泰书，初习之奇，及进而求之，乃知天地间预有此理。”
64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虽然是一部最早输入西方机械工程学的专书，但晚明很多文化人

对之感兴趣，并非由于其中的机械学或工程学知识，很大程度上缘于其中关于“奇器”的样

式的介绍，这些大大引发了晚明读书人对于这种来自遥远异域世界风物的好奇心。该书书名

以“奇器”一词本身带给了人们丰富的遐想，它与万历年间何镗辑录的杂记《高奇往事》和

陈继儒辑录的《文奇豹斑》

王徵就是因为对意大利传教士

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所述“奇人奇事”后，兴奋不已，于是以《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为题，

编译出的这部系统介绍西方机械知识的专书，不仅满足了他本人的趣味，也迎合了时代的要

求。 

65、晚明诗坛龚正我的《摘锦奇音》、文学界凌濛初编著的《初

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陆人龙的《型世奇观》（即三刻拍案惊奇）、明人话本

选集《今古奇观》等为标题的野史小说，成书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杨尔曾反映江南城市

景观的《海内奇观》，以及收录在周履靖编辑的《夷门广牍》中收录的常识性读物《群物奇

制》等等著述一起，汇成了晚明尚“奇”文化中的一股出版浪潮。当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

感受到这一风气，在华刊刻的西书，也喜用“奇”字为题，如 1605 年利玛窦所著以拉丁文

注汉字、介绍西方语言文字的书就题名《西字奇迹》。《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也在书名列出

“奇”字，与王徵自撰的机械工程学专著《诸器图说》一卷合刊。66

 “俗”似乎与“奇”相对，但这里的“俗”比较复杂，可以是对平常心的追求，也可

以是一种于正统官方意识和趣味之外，对“新异”领域的遐思或幻想。晚明也是一个王阳明

心学盛行的时代，特别是泰州学派“风行天下”。

之后文化人通常使用的

“海外诸奇”一类用语来描述西方传入的器物，多少也是受到该书的影响。 
17 世纪的晚明中国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在社会生活、学术思潮和艺术审美中都呈

现出纷繁复杂的色彩，其中非常重要的特点，一是晚明文化人对于“奇”的追求；二是崇尚

“俗”，即平民意识的兴起。“奇”有“奇幻”、“异想”、“新颖”和“稀罕”的意义，

“奇”是由于差异造成的，在两种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奇”会成为一种问题被提出；“俗”

则有“凡”的平常意义，也包含了平易切直、质朴浅显的含意，它作为尚奇求异的反面，也

与上层的“雅”文化对立而造成差异。 

67心学的主观色彩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王阳明认为只要人有了主观向善的愿望，心学是“愚夫愚妇能知”，人人皆可通过修习而成

为圣贤，因此，心学在平民阶层广泛传播。因此，王阳明讲学时从不作高深晦涩的语言，而

将玄而又玄的心学术语转化为“人人习见得”的通俗话语。王学的泰州学派更是自觉地将自

己的学说和思想与“百姓”联系在一起，王艮再提出“百姓日用是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

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68

                                                        
64《在炉斋文集》卷三，《天问略小序》；转引自庞乃明《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页 223。 
65《文奇豹斑》分天文、地理、人物、文史、花木、鸟兽、器用、人事、释教、字学十类，汇编之类书

文献。《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著录。 
66《新制诸器图说》一卷，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工程学专著。全书约 4000 字，卷前有明天启元年(1621) 小
序。正文记载了王徵设计、发明和改进的一些器具，包括灌溉、粮食加工、运输、耕作等十余种器械

的图画和说明文字，并附以铭赞之语。该书常与《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合刊，流传甚广，有明天启七

年（1627）刻本一册。 
67《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卷前按语。 
68《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卷三十一，“泰州学派”一，页 714。 

王学对百姓民生

日用之“俗”的承认和肯定，也是对当时一些理学家主张的一种与百姓日常生活的经验之间

互相脱节之哲学的否定。因此，王学开启了在民间广泛传播之门，同时为百姓求“奇”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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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找到了一种理论支撑。如与心学关系较为微妙的思想家李贽就特别强调“平常之外觅

新奇”，69这是晚明社会文化趣味的一种特出见解。王徵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将“种种

妙用”的“奇”与“民生日用”的“俗”统一在了《奇器图说》一书之中。王徵在书中指出：

“民生日用，饮食、衣服、宫室，种种利益为人世所急需之物，无一不为诸器所致，如耕田

求食，必用代耕等器，如榨酒、榨油，必用螺丝转等器，如织裁衣服，必用机车、剪刀等器。

如欲从远方运取衣服诸货物，必用舟车等器。如欲作宫室所需金石土木诸物，必用起重引重

等器。人世急需之物，何者不从此力艺之学而得。”因此王徵得出结论：“诸般奇器，不但裕

民间日用之常经，抑可裨国家政治之大务。”70三百年后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

中所表述的对西洋奇器的正面肯定与推崇，以及强调“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

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71在此

王徵之言实在堪称是魏源之论断的先声。很有意思的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认为该

书阐扬所谓西学之“奇”的内容，如“表性言”和“表德言”二篇“俱极夸其法之神妙，大

都荒诞恣肆，不足究诘。然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

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故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72

“奇”帮助士大夫认识到文化的差异性，将“异域”的“奇”作为自己发现自己的“他

者”。而所谓“俗无纯驳”，“俗”则能更深刻地帮助世人认识“纯粹”与“驳杂”的差异，

以便使文化人更切实地站在一个底层的基础上认识本土文化。而《奇器图说》很大程度上满

足了士林相对流动的“奇”的标准的变化，当一些易于理解的西方事物逐渐变得不再离奇时，

学人却能在《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中不断找到新的奇妙的事项。当年武位中在后序中就

指出，“世间非常之事，非常之人为之非常者也。小儒胆薄而识浅，借口中庸以文饰其固陋。

夫中庸之不可能非奇邪！艺苑有奇文，战阵有奇兵，术数有奇门，人伦有奇士，山海有奇物，

鬼神有奇状，讵于器而无奇也者。要亦非常之人，灵心跃露直以器为寄焉耳。”王徵“瞻智

宏材，披天根而漱地轴，触类多能其绪余矣。”

文中

认为该书传入的制器之“巧”的知识，还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换言之，抛弃其属于神妙的

“奇”节取其属于“民生之具”的“俗”，即四库馆臣的见解。在士人圈子中，不绝俗以为

奇，所谓大奇大俗，在“恢奇”与“庸常”之间能求得某种平衡，才算是晚明一个通达之士

的最高境界。 

73

                                                        
69参见李贽《焚书》卷二《复耿侗老书》，该书札还多处指出当时“世人厌平常而喜新奇”，而提出“新

奇正在于平常”的观点。 
70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卷一，来鹿堂清道光十年（1830）重刊本，页 12。 
71魏源《海国图志》上，岳麓书社 1998 年校点本，页 30。 
72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中华书局 1997 年，页 1529。 
73武位中的《奇器图后序》，《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来鹿堂清道光十年（1830）重刊本。 

  
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正是一方面通过对奇器的“新颖”和“奇幻”部分的介绍，

一方面通过对奇器“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的“俗世”意义的强调，而将“奇异”与“日常”、

“新颖”和“平常”两者奇妙地在《奇器图说》中被统一了起来，将异域所促发的“奇想”

和获得的“奇器”夯实在一个“俗世”的民生日用的基点上，从而满足了晚明士大夫跨越“奇”

和“俗”双重界限的想象力和期待视野，于是，我们就可以成功的解释为什么在一个总体还

是反“奇技淫巧”的社会伦理占优势的环境之下，该书中所传达的西方机械工程学的新知识

并未被中国社会真正接受，而该书却能够在明末清初朝野成为广泛流行的一本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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